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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回

第一四五回　重返珠宮 一女無心居樂土　言探弱水 仙源悵望阻歸程

下一回�

四女在宮中宿了一宵，次日一早起身，宮牆外面已是萬頭攢動，人山人海。冬秀安心顯

示島上風光，早命老鐵父子準備舊日俞利所用儀仗，前呼後擁，往方母墓地而去。因爲

方母葬處地勢偏僻，俞利本沒把此事放在心上，島民又祇知往方良夫婦廟中敬獻，方良

死後，無人修理，墓地上叢草怒生，蓬蒿沒膝。三女自免不了哭奠一場。冬秀知三女對

於世俗之事不甚通曉，仍然代三人傳令，吩咐如何修葺。祭墓之後，又往昨晚所去的廟

中祭奠方良。三女想起父親死時慘狀，不由放聲悲哭起來。冬秀恐島民看出破綻，再三

勸慰纔罷。祭畢出來，初鳳當時便要告別。冬秀道：「大恩姊當衆回宮，恐爲島民所阻。

不如晚間無人，悄悄動身的好。」初鳳道：「你們祇不想隨我回去便了，如想走時，何

人攔阻得住？你可對他們說，我姊妹三人已選你爲島主，留下二妹三妹暫時相助。我宮

中無人照料，急須迴轉。他們如相攔，我自有道理。」

冬秀沉思了一會兒，知她去志已決，無法挽留，祇得在廟前山坡上，略改了幾句意思，

向衆曉諭道：「三位公主原奉方老爹之命，來爲你們除害，事完便要回去，是我們再三

挽留。如今大公主急須迴轉海底仙府向方老爹覆命，留下二、三兩位公主與我爲全島之

主。命我代向全島人民告辭，異日如有機緣，仍要前來看望。」島民因昨日三女已允暫

留島上不歸，先以爲初鳳覆命之後，仍要回來，還不怎樣。及至聽到末兩句，聽出初鳳

一時不會再來，不免騷動起來，交頭接耳，紛紛議論。沒等冬秀把話說完，便已一唱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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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齊聲哭喊：「請大公主也留島中爲王，不要回去。」冬秀見衆喧譁哭留，正在大聲

開導，忽見初鳳和二鳳、三鳳說了幾句，走向自己身前，剛剛道得幾句：「姊姊好自珍

重，除了妖道餘黨之後，須代我催二妹三妹急速回去，便不枉你我交好一場。」說罷，

腳一頓處，憑空縱起一二十丈，朝下面衆人頭上飛越而過。接連在人叢中幾個起落，便

已奔到海邊。冬秀連忙同了二鳳、三鳳趕到時，初鳳已經縱身入海，腳踏洪波，向着岸

上島民含笑舉了舉手，便已沒入波心不見。

島民見大公主已去，挽留不及，一面朝海跪送；又恐二、三兩位公主也步大公主的後塵，

紛紛朝着二鳳、三鳳跪倒，哭求不止。冬秀知島衆不放心，忙拉了二鳳、三鳳迴轉。島

衆見二、三公主真個不走，纔改啼爲笑，歡呼起來。二鳳、三鳳當日同了冬秀回宮，無

話。

第二日，冬秀命老鐵用幾隻小舟，將俞利手下數十個黨羽放入舟內，各給數日糧食逐出

島外，任他們漂流浮海，死生各憑天命。一面問了島中舊日規章，重新改定，去惡從善，

使島民得以安居樂業。因知妖道邪法厲害，如等他回來，勝負難測。仗着二鳳、三鳳精

通水性，想好一條計策：派佬石選了幾十名精幹武士，駕了島中兵船，請二鳳、三鳳隨

了前去，暗藏艙中。由投降的俞利心腹大官中再選一可靠之人，充做頭目，假說俞利壽

日，酒後誤食毒果，眼見危急；妖婦因島中出了妖怪，不能分身，接他急速回去，有要

事商議。等他到派去的船上，由二鳳、三鳳下手，將他刺死。再傳俞利之命，說從妖婦

口中探出妖道謀爲不軌，祇殺他一人，命妖道船中所有餘黨全數回島，聽候使命。等這

些餘黨回到島中，再行分別首從發落，以便一網打盡。佬石領命，便同了二鳳、三鳳，

自去不提。

事也真巧，冬秀如晚一天派人，事便不濟。那妖道原本定在俞利生日那天趕回慶祝，偏

巧在洋裏遇上一陣極大的颶風，連颳了三日。妖道本領原本平常，本人雖能御風而行，

卻不能連那兩隻大船也帶了走。僅仗着一點妖法，將船保住，躲入一個島灣裏面，避了

三天。等到海裏風勢略定，俞利、妖婦業已就戮了。因爲俞利壽日已過，這次出門從洋

船上打劫了不少玩好珍奇之物，另外還有兩個美女，滿心高興。打算把那兩個女子真陰

採去，先自己拔個頭籌，再回島送與俞利享受。歸途中，祇管同了盜船中兩個爲首之人

盡情作樂，一絲也不着忙。

這一面二鳳、三鳳隨了佬石，到了船上，見茫茫大海，無邊無岸，走了半日，還看不見

個船影子。一賭氣跳入海中，先想趕往前面探看。無心中推着船底走了一段，覺出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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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甚大勁。前行了一陣，仍不見盜船影蹤。姊妹二人嫌船行太慢，便回身推舟而行，這

同去的人，原是俞利舊部，雖說爲二鳳姊妹的恩威所服，畢竟同是在島中生息長大，盜

船中人大半親故。有幾個膽大情長一點的，因知出海行劫的這一夥餘黨大半是首惡；妖

道平時作威作福，不把人放在眼裏：死活自不去管他們。餘人這次要回島去，決無幸理，

未免動了臨難相顧之心，各自打算到時與各人的親故暗透一個消息，好讓他們打主意逃

生。及見二鳳、三鳳下水以後，船便快一陣、慢一陣，末後竟似弩箭脫弦一般，乘風破

浪，往前飛駛，頃刻之間，駛出老遠。這隻兵船，俞利新制成不久，能容二三百人，又

長又大，比起妖道乘往洋裏行劫之船還大兩倍。衆人見二鳳、三鳳下水便沒上來，不知

她姊妹二人幼食老蚌精液，生就神力，在底下推舟而行，以爲是使甚仙法。妖道平時呼

風行船，還沒她們快。個個驚奇不置，不由有些膽怯起來。

又行了一陣，佬石在舵樓上用鏡筒漸漸望着遠方船影。恐二鳳姊妹還要前進，迎上盜船，

出水時被妖道看破，動手費事，船行疾如奔馬，反無法命人打招呼。正在爲難，恰巧二

鳳姊妹推得有些力乏，嘩的一聲帶起一股白浪，自動躥上船來。佬石便說前面已見船影

出沒，恐是盜船，請二鳳姊妹藏入艙底。二鳳姊妹眼力極強，聞言定睛往前面一看，果

然相隔里許開外，洪波中有一隻船，隨着浪頭的高下隱現，船桅上豎着一杆三角帶穗的

旗，正與島中的旗相似。佬石知是那盜船無疑，一面請二鳳姊妹藏好，一面忙做準備。

兩下相隔半里，便照舊規，放起兩聲相遇的火花信號。

妖道正在船上淫樂，聞報前面有本島的船駛來，知道島中兩隻大兵船業已隨着自己出海，

新船要等自己回島之後纔行定日試新，怎便駛出海來？便猜島中必有事故，忙命水手對

準來船迎上前去。佬石因新降之人不甚放心，再三重申前令，告誡衆人：兩位公主現在

舟中，稍有二心，定殺不宥。等到船臨切近，除那頭目外，暗禁衆人不可到對船上去。

自己卻裝作侍從，緊隨那頭目身側，以防萬一泄了機密。衆人中縱有二心，一則害怕二

位公主；二則佬石精幹，防備甚緊，暫時俱是無計可施。佬石監視着那頭目，說俞利誤

服毒果，昏迷不醒，島中無人主持，偏巧島岸邊又鬧海怪。現奉牛仙姑之命，用新制好

的兵船，前來接他一人回去，搭救島主。至於那隻盜船，最好仍命他在海中打劫，無須

駛回。妖道對於俞利原未安着甚麼好心，幾次想將俞利害死，自立爲王。祇是妖婦嫌妖

道貌醜，貪着俞利，說此時害死俞利，恐島民不服，時機未至，再三攔阻。妖道有些懼

內，便耽擱下來。此時一聽俞利中毒，不但沒有起疑，反以爲是妖婦弄的手腳，接他回

去篡位。因盜船上多半是俞利手下死黨，恐同回誤事，故此止住他們，不消幾句話，便

已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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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了妖道本心，當時恨不得駕起妖風趕回。一則那頭目說仙姑有話，新船務要帶回；二

則也捨不得那隻大船，恐人看破失去。反正那裏離島已不甚遠，見原乘兩船中俞利的黨

羽已在竊竊私語，知已動疑，滿心高興，也不去理他們，竟然隨了頭目、佬石縱過新船。

海上浪大，兩船相併，本甚費事，妖道過船，這邊船鉤一鬆，便已分開。妖道想起還有

那搶來的兩名美女，二次縱將過去，一手一個，夾縱過來。盜船上人見他甚麼都是倚勢

獨吞，又聞俞利中毒之言可疑，個個都是敢怒而不敢言。妖道也是運數該終，過船之後，

越想越得意，不等人相勸，便命將酒宴排好，命那頭目作陪，兩個美女行酒，左擁右抱，

快活起來。

他這裏淫樂方酣，艙中二鳳姊妹早等得又煩又悶。三鳳更是心急，不等招呼，拿了一柄

快刀，便自走出。二鳳恐有閃失，連忙跟出。妖道醉眼模糊，方在得趣，忽見側面隔艙

內閃出一個絕美女子，一時也沒在意，回身指着那頭目笑道：「你來時在海上得了彩頭，

卻不先對我說，此時纔放她走出。」一面說着，放開懷抱中女子，便打算起身摟抱三鳳。

說時遲，那時快，三鳳早縱到席前，舉刀當頭就砍。妖道眼前一亮，寒風劈面而至，方

知不好，膝蓋一擡，整個席面飛起，朝三鳳打去。口裏剛說得「大膽」兩字，正準備行

使妖法，沒防到二鳳乘妖道回頭與那頭目說話之際，早從三鳳身後躥到妖道身後，手起

快刀，一聲嬌叱，朝妖道頭頸揮去。妖道防前不顧後，往後一退，正迎在刀上。猛覺項

間一涼，恰似冰霜過頸，連「哎呀」都未喊出，一顆頭顱便已滴溜溜離腔飛起，直撞天

花板上，吧嗒一聲，骨碌一滾，落在船板上。頸腔裏的鮮血，也順着妖道屍身倒處，泉

涌般噴了出來。

妖道一死，佬石便命將船頭掉回，去追兩隻盜船時，偏巧兩隻盜船正疑妖道夫婦鬧鬼，

並未疑到旁處，俱打算暗自跟在大船後面，回島看個詳細，並未遠走。反是見大船回頭

來追，以爲惱了妖道，有些害怕。可又不敢公然違抗，見了大船上旗令，勉強停住。因

妖道素日手段兇辣，未免懷着鬼胎。及至船臨切近，聽說妖道伏誅，大稱心意，一些也

沒費事，便隨了大船迴轉。那些與盜船上有親故關係的幾個，因爲佬石監視甚嚴，誰也

不敢暗中遞個消息，見他們俱都中了道兒，祇叫不迭得苦。那裏離島原祇大半日路程，

當時正當順風大起，無須二女下水推行，照樣走得甚快。事已大定，佬石早請二女換了

溼衣，在中艙坐定，監督兩隻盜船在前行走。盜船中人雖然遠遠望見後船中艙坐着二女，

因洋裏不比江河，二船雖同時開行，前後相隔也有半里遠近，觀望不清，俱以爲大船來

時，在洋裏得的彩頭，沒有在意。船行到了黃昏時分，便抵島上。冬秀早將人埋伏停當，

船一攏岸，等人上齊，一聲號令，全都拿下。當時將二女接回宮去。將盜船上劫來的兩

名美女交給執事女官，問明來歷擇配。一干餘黨押在牢內。當日無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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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冬秀同了二鳳、三鳳昇殿，召集島中父老，詢明瞭這些餘黨的罪惡。有好幾個

本應處死，因第一次處治那些首惡，也曾網開一面，特意選定兩種刑罰，由他們自認一

種。第一種是和處治上次餘黨一般，收去各人兵刃，酌給一些食糧，載入小舟，任其漂

洋浮海，自回中土，各尋生路。第二種是刖去雙足，仍任他在島中生活，祇另劃出一個

地方，與他們居住。非經三年五載之後，確實看出有悔過自新的誠念，不能隨意行動。

這夥人平時家業俱在島中，拋捨不開，再加海中風狂浪大，鯊鯨之類又多，僅憑一葉小

舟，要想平安迴轉中土，簡直是萬一之想，自然異口同聲甘受那刖足之刑，不願離去。

冬秀原是想襲那島王之位，知道全島並無外人，大抵非親即故，想以仁德收服人心，又

恐這夥人狼子野心，久而生變。

明知他們知道孤舟浮海，九死一生，料到他們願留不願走，纔想了這兩種辦法。一經請

求，便即答應，吩咐老鐵父子監督行刑。

這時俞利黨羽已算是一網打盡，島衆歸心。二鳳、三鳳祇知享福玩耍，一切事兒俱由冬

秀處理，由此冬秀隱然成了島中之王。她因島民崇拜方氏父女之心牢不可破，自知根基

不厚，除一意整理島政外，對於二鳳、三鳳刻意交歡，用盡方法使其貪戀紅塵，不願歸

去。日子一多，二鳳、三鳳漸漸變了氣質，大有樂不思蜀之概。自古從善政之後，爲善

政難；從稗政之後，爲善政易。島民受俞利十多年的荼毒，稍微蘇息，已萬分感激。何

況冬秀也真有些手腕，恩威並用，面面皆到。加以有二鳳、三鳳的關係，愈發懷德畏威，

連冬秀也奉如神明瞭。

冬秀和二鳳、三鳳在安樂島上一住三年，真可稱得起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她以一個弱

女子隨了老親遠涉洋海，無端遇盜，遭逢慘變，全家被殺，自身還成了俎上之肉，眼看

就受匪人的摧殘蹂躪。彼時之心，但能求得一死，保全清白，已是萬幸。救星天降，不

但重慶更生，手戮大仇，還做了島中之主，真是做夢也不會想到。滿想留住二鳳姊妹，

仗她德威，勵精圖治，把全島整理成一個世外樂園，自身永久的基業。偏偏聚散無常，

事有前定。那二鳳、三鳳先時初涉人世，對於一切服食玩好貪戀頗深。年時一久，漸漸

習慣自然，不以爲奇。第三年上，不由想起家來。冬秀本因二鳳姊妹雖然應允留島，卻

是無論如何誘導勸進，不肯即那王位。對於島事，更是從不過問。又知她姊妹三人情感

甚好，年時久了，難免不起思歸之念，心裏發愁。後來更從三鳳口中打聽出她姊妹二人

不問島事，乃是初鳳行時再三叮囑，並說她姊妹三人既救冬秀一場，她又是凡人，不能

深投海底，索性好人做到底，由二鳳、三鳳留在島上，助她些時。等過了三年五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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鳳、三鳳縱不思歸，初鳳也要出海來接。現在三鳳自己去留之計尚未打定，二鳳已提議

過好幾次了。冬秀一聽，越發憂急起來。人心本是活動，二鳳姊妹彼時尚未成道，又很

年輕，性情偏浮。起初相留，固是連胞姊相勸都不肯聽；此時想去，又豈是冬秀所能留

住？一任冬秀每日跪在二女面前哭求，也是無用，最終祇允再留一月。

冬秀明知自從初鳳走後，從未來過。當時二鳳、三鳳要暫留島中，尚且堅持不許，此時

二女回去，豈能準其再來？平時聽二女說，紫雲宮裏祇沒有人世間的服食玩好，若論宮

中景緻，島上風光豈能比其萬一？再加宮中所生的瑤草奇葩，仙果異卉，哪一樣也是人

間所無。二女這三年中對於人世間的一切享受已厭，萬難望她們去而復返，正在日夜愁

煩。這日昇殿治事，猛想：「初鳳三年沒有信息，莫非宮中金庭玉柱間的瑰寶已經被她

發現，有了仙緣遇合？不然她縱不念自己，兩個同胞姊妹怎麼不來看望一次？起初祇爲

海底波濤險惡，壓力太大，自己不精水性，不能出沒洪波。這三年來，日從二鳳姊妹練

習，最深時，已能深入海底數十丈，何不隨了二鳳姊妹同去？拼着喫一個大苦頭，有她

二人將護，料不致送命。倘若冒着奇險下去，能如願以償，得在地闕仙宮修煉，豈不比

做小小島國之主還強百倍？」

冬秀暗自打主意既定，立時轉憂爲喜。下殿之後，便往二女宮中奔去。到了一看，二女

正在抱頭痛哭呢。冬秀大喫一驚，忙問何故？二鳳還未答話，三鳳首先埋怨冬秀道：「

都是你，定要強留我們在島上，平日深怕我們走，甚麼地方都不讓去。如今害得我們姊

妹兩個全部回不去了。」二鳳道：「這都是我們當時執意不聽大姊之勸早些回去，纔有

這種結果，這時埋怨她，有何用處？」說罷，便向冬秀將今日前往海中探路之事說出。

原來二鳳早有思歸之念，直到三鳳也厭倦紅塵，提議回宮去時，二鳳因冬秀始終恭順誠

謹，彼此心意又復相投，情感已無殊骨肉；又知此次回宮，初鳳定然不準再來，此行縱

然不算永別，畢竟會短離長，見冬秀終日泣求，情辭誠懇，不忍過拂其意。心想：「三

年都已留住，何在這短短一月？」便答應下來。這日冬秀與二女談了一陣離情別緒，前

去理事。

二鳳猛想起，自從來到島上，這三年工夫，冬秀老怕自己動了歸心，休說紫雲宮這條歸

途沒有重踐，除帶了冬秀在海邊淺水中練習水性，有時取些海藻換換口味外，連海底深

處都未去過。當時因想反正來去自如，姊妹情好，何必使她擔心多慮？況且淺水中的海

藻一樣能喫，也就罷了。昨日無心中想取些肥大的海藻來喫，趕巧紅海岸處所產都不甚

好，多下去有數十丈，雖說比往日採海藻的地方要深得多，如比那紫雲宮深藏海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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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何止數十百倍。當時海藻雖曾取到，兀自覺着水的壓力很大，上下都很費勁。事後思

量，莫非因這三年來多喫煙火，變了體兒？地閉仙府歸路已斷，越想越害怕，不由急出

了一身冷汗，便和三鳳說：「久未往海底裏去，如今歸期將屆，程途遼遠。今日趁冬秀

不在宮中，何不前往海底試一試看？」三鳳聞言，也說昨日潛水，感覺被水力壓得氣都

不易透轉等語。二鳳聞言，愈發憂急。姊妹兩個偷偷出宮，往海岸走去。到了無人之處，

索性連上下衣一齊去盡，還了本來面目，以爲這樣，也許好些。誰知下海以後，祇比平

時多潛入了有數十丈，頗覺力促心跳，再往深處，竟是一步難似一步。用盡力氣，勉強

再潛入了十來丈，手足全身都爲水力所迫，絲毫不受使喚。照這樣，休說紫雲宮深藏海

心極深之處，上下萬尋，無法歸去，就連普通海底也難到達。幼時生長游息在貝闕珠宮，

不知其可貴；一旦人天迥隔，歸路已斷，仙源猶在，頗似可望而不可即，怎不悲忿急悔

齊上心來。拼命潛泳了一陣，委實無法下去。萬般無奈，祇得回上岸來，狼狼狽狽迴轉

島宮，抱頭痛哭。

恰值冬秀趕來，本想冒着奇險與二女同去，聞言不禁驚喜交集。猛地心中一動，眼含痛

淚，跪在二女面前，先把當日來意說了。然後連哭帶訴道：「妹子罪該萬死，祇爲當初

見島中人民初離水火，沒有主子，難免又被惡人迫害，動了惻隱之心，再三留住二位恩

姊。祇說島中人民能夠永享安樂，那時再行回宮也還不遲。不想竟害得二位恩姊無家可

歸，如今已是悔之無及。妹子受三位恩姊大恩，殺身難報。落到這般地步，心裏頭如萬

把刀穿一般，活在世上有何意味？不如死了，倒還乾淨。」說罷，拔出腰間佩劍，便要

自刎。三鳳一見，連忙劈手一掌，將冬秀手中劍打落，說道：「你當初原也是一番好意。

二姊說得好，此事也不怨你一人。我祇恨大姊，不是不知道我姊妹不能久居風塵，不論

金庭玉柱中所藏寶物得到手中沒有，也該來接我們一回纔是。那時我們入世未深，來去

定能自如。哪怕我們不聽她話，仍咬定牙關不回去，今日也不怨她，總算她把姊妹之情

盡到，何致鬧到這般地步？她怎麼一去就杳無音信，連一點手足之情都沒有？我想凡事

皆由命定。我姊妹三個，雖說恩母是個仙人，從小生長仙府，直到如今，也僅祇氣力大

些，能在海底游行罷了，並無別的出奇之處。命中如該成仙，早就成了，何待今日？既

是命裏不該成仙，索性就在這島上過一輩子，一切隨心任意，還受全島人民尊敬，也總

比常人勝強百倍。大姊如果成了仙，念在骨肉之義，早晚必然仍要前來接引，否則便聽

天由命。我姊妹二人，永留此島，和你一同做那島主。譬如我父親沒被俞利所害，我們

二人自幼生長在島上，不遇恩母，又當如何？」

冬秀見苦肉計居然得逞，臉上雖裝出悲容，卻暗自心喜，正想措詞答話。二鳳先時祇管

低頭沉吟，等三鳳話一說完，便即答道：「三妹不怪人，便盡說氣話，當得甚用？你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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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見着大姊，怎知她的心意？大姊爲人表面雖說沉靜，卻最疼愛我們，斷不會忘了骨肉

之情。況且我二人不歸，恩母轉劫重來，也不好交代。焉知不是當初見我二人執迷不返，

特意給我們一些警戒？依我看，金庭玉柱中寶物如未發現，她不等今日，必然早來相接

同歸了。三年不來，仙緣定已有了遇合。不是在宮中修煉，便是等我們有了悔意，迷途

知返，再行前來接引，以免異日又落塵網。我們仍還要打回去主意，纔是正理。」三鳳

道：「這般等，等到幾時？反正我們暫時仍做我們的島主。她來接引，更好；不來接引，

也於事無礙。我們已不似從前，一入水便能直落海底，哪裏都可游行自如，有甚麼好主

意可打？」二鳳道：「話不是如此說。來時路程，我還依稀記得。我們此時知悔，大姊

也是一樣深隔海底，未必知道。依我之見，最好乘了島中兵船。我們三人裝作航游爲名，

將島事託與老成望重之人，一同前往紫雲宮海面之上。以免一路上都在水上游行，泅乏

了力，又無有歇腳之所。等到了時，我和你便先下去，能拼死命用力直達海底宮門更好；

否則，老在那所在游泳。大姊往日常在宮外採取海藻，祇要被她一看見，我們祇是喫不

住水中壓力過大，別的仍和以前一樣，祇須大姊上來兩次，背了我們將水分開，即可迴

轉宮去。假如她的寶物已得，仙法練就，那更無須爲難，說不定連冬秀也一齊帶了，同

回海底。大家在仙府中同享仙福，豈不是好？」三鳳聞言，不住稱善。當下便催冬秀速

去準備，預定第二日一早便即起程。論年歲，冬秀原比二女年長，先時互以姊姊相稱。

祇因受恩深厚，又因二女受島民崇拜關係，冬秀執意要當妹子，所以年長的倒做了妹妹。

閒話表開。

冬秀當時聞言，情知未必於事有濟，但是不敢違拗。立刻集衆昇殿，說二位公主要往海

中另覓桃源，開闢疆土。此去須時多日，命老鐵父子監國，代行王事。一切分派停當。

第二日天一明，便即同了二鳳姊妹上船，往紫雲宮海面進發。島民因冬秀私下常說大公

主曾在暗中降過，說已稟明方老爹派二、三兩位公主監佐島政，再加親見二鳳姊妹屢次

出入洪波，俱是到時必轉，日久深信不會再走。況且此次又與冬秀乘船同出，除集衆鼓

樂歡送外，一些也沒多疑。二鳳以爲當初由宮中起身，在海中行路，不消兩個時辰便達

島上，行舟至多不過一日。誰知船行甚慢，遇的還是順風，走了一日，才望見當初手戮

藍二龍的荒島。三鳳好生氣悶，又要下船推行。二鳳攔道：「我們來此，一半仍是無可

奈何，拿這個解解心煩，打那不可必的主意。遇好玩的所在，便上去玩玩。多的日月已

過，也不忙在這一日兩天。我們原因多食煙火，纔致失去本能。正好乘這船行的幾天工

夫，練習不動煙火，專喫生的海藻，蓄勢養神，也許到時氣力能夠長些。此時心忙作甚？

」說時，又想起那荒島側礁石下面的海藻又肥又嫩，和宮門外所產差不甚多。反正天色

將晚，索性將船攏岸，上去採些好海藻，喫他一頓飽的，月兒上來再走，也還不遲。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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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便命人將船往荒島邊上行去。一會兒船攏了岸，二鳳姊妹命船上人等各自飲食，在船

上等候。同了冬秀往荒島上去，繞到島側港灣之內。二鳳姊妹便將衣服脫下，交與冬秀，

雙雙跳入水內，游向前海，去採海藻。

冬秀一人坐在灣側礁石上面，望着海水出神，暗忖：「二鳳姊妹歸意已決，雖然她二人

本能已失，無法迴轉海底，但是還有一個初鳳是她們同胞骨肉，豈能就此置之不管？早

晚總是免不了一走。目前島政修明，臣民對於自己也甚愛戴，二女走不走俱是一樣。無

奈自己受了人家深恩大德，再加朝夕相處，於今三年，情好已和自家骨肉差不多。自己

一個孤身弱女，飄零海外，平時有二女同在一處，還不顯寂寞；一旦永別，縱然島國爲

王，有何意味？再說二女以前留島俱非本心，全係受了自己鼓動。起初數月還可說是島

民無主，體上天好生之德，使其去憂患而享安樂，就是爲了自己打算，也還問心無愧。

後來島事大定，不論自己爲王或另選賢能，均可無事。彼時如放二女走去，二女本質受

害還淺，也許能迴轉海底仙府。不該又用權術，拿許多服食玩好去引三鳳留戀。假使真

個因此誤了二女仙緣，豈非恩將仇報？」想到這裏，不由又愧又悔，呆呆地望着水面出

神。

正打不出主意，忽聽椰林內隱隱有羣獅嘯聲。猛想起昔年與三女在此宰割藍二龍，受羣

獅包圍衝襲，險些喪了性命。三鳳那麼大力氣還被獅爪斷去一臂。後來多虧一虎面龍身

的怪獸將獅羣趕走。雖在方良舊居石屋中尋了刀創藥，將三鳳斷臂醫好，終因當時流血

過多，筋骨受損，至今沒有復原。現在二鳳姊妹下去了好一會兒，天都快黑，怎還不見

上來？仗着自己已經學會水性，如果羣獅襲來，便跳下水去，也不致遽膏獅吻，心中雖

然膽怯，還不怎樣害怕。又待了一會兒，獅吼漸漸沉寂，有時聽見一兩聲，彷彿似在遠

處，便也不做理會。遠望海心一輪明月，業已湧出波心。祇來路半天空裏懸着一片烏雲，

大約畝許，映着月光，雲邊上幻成許多層彩片，雲心仍是黑的。除這一片烏雲外，餘者

海碧天晴，上下晴光，無涯無際。四外靜蕩蕩的，祇聽海浪拍岸之聲，匯爲繁響。覺得

比起避難那一年晚上所見的景色，雖然一樣的清曠幽靜，心境卻沒這般閒適。屈指一算

時間，三年前的今天晚上，正好被難遇救，真是再巧也沒有。

X-GORB Books | zh.wikisource.org | CC BY-SA 4.0 9 / 9


